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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韦颖琛 实习生梁馨尹

22 几十年心血化作一座博物馆

11 别人眼中的草，在他看来是宝

33 “代代为功，功成不必在我”

个人简介
邓玉荣，男，1952年9月出生，贺州学院教授。先后担任

贺州学院中文系系主任、学校教务处处长、科研处处长。曾
到广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访学。主要研
究方向为广西东部的汉语方言。出版有《富川秀水九都话研
究》《钟山方言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藤县》等专著。中
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广西库项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专家组成员，创建国内第一个实体的语言博物馆。曾获广西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2005年获自
治区“先进工作者”称号。

在贺州学院语言博物馆里，一件特别
的展品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是一封来自
广州市公安局的感谢信，该局在信中感谢
邓玉荣教授在警方侦破案件过程中提供的
无私帮助。原来，广州警方在侦办一起命
案时抓捕了 3名嫌疑人，因 3人没有身份
证，所说的话警方又听不懂，审讯无法进
行，警方向中山大学的教授求助，这位教授
一时也判断不出他们说的是何种土话，便
试着将录音转发给邓玉荣，邓玉荣一听，就
听出其中1名嫌疑人所说的方言来自贺州
某县。因为曾去该县进行调查，他知道那
种话只在以那个点为中心方圆 30公里以
内的区域使用，便叫警方到该县公安局寻
求帮助。广州警方以此为突破口，迅速破
获了这起命案。“说明我们做方言研究还是
有用的。”邓玉荣说，说完呵呵地笑了起来，
脸上洋溢着快乐和满足。

每当语言博物馆给观众带来启发或收
获，这种满足就会再次出现在他的脸上。
邓玉荣记得，有个 50多岁的女人在音像
展示台前停留了许久，她逐条点开客家话
的童谣和谚语，认真地听着、看着。“很
多语言正在萎缩，以后可能会消失，为什
么我们不在它消失之前把它保存下来
呢？”邓玉荣说，一种语言记载着一种文
化，比如富川的蝴蝶歌和溜喉调分别用平
地瑶“梧州话”和平地瑶八都话传唱，钟山

的门俫歌用两安平地瑶话传唱，八步的客
家山歌剧用客家话演唱、铺门茶姑调用粤
语次方言铺门话演唱，前 3种平地瑶民说
的土话为混合型方言，包含着不少古老的
文化信息，这些方言一旦消失，其所承载的
文化也将不复存在。因此，邓玉荣觉得，将
这些语言文化记录、保留下来很有意义。

这些语言文化在博物馆里通过地图、
音频、视频等形式展示出来，能让人直观地
了解各种语言的特点。但调查一个语言点
所需的时间少则半个月，多则数月甚至跨
越数年。“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多少工作？
所以我们要久久为功。我是这样想的，功
成不必在我，我后面还有团队，一代代传下
去，把贺州的每一种方言土语都搬进博物
馆。”邓玉荣说。

搞研究、做语保，与语言学相伴的这一
路谈不上有什么名和利、也没有多少鲜花
和掌声，但邓玉荣走得心无旁骛。富川秀
水九都话的发音人毛健体记得，17年前邓
玉荣到村里调查九都话，在家里前后住了
两个多月，那时家里条件简陋，但他丝毫不
介意，心思全放在语言调查上，“他对这方
面很专注，不怕苦，这点我要向他学习”。
他的专注和坚守也激励着年轻一代的语保
人。“邓玉荣教授都快70了，还在带我们做
语保，一辈子在这个行当，真的让人佩服。”
贺州学院青年教师黄高超由衷地说。

聚焦广西“语保”系列报道之五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记扎根贺州的语保专家邓玉荣教授

个子不高，娃娃脸，满头银发，精神矍铄，慈祥中透着书卷气，67岁的邓玉荣教授看起来和多数和蔼可亲的
长辈没什么不同，但如果你跟他聊起贺州的方言，就能从那如数家珍般的介绍中感受到他的不凡。作为中国语
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核心专家之一，邓玉荣至今仍奔走在田野调查的一线，守望着贺州这片语言
研究的热土。

从事语言学研究37年，邓玉荣面对过各种问题，其中最让他无奈的是人们的观念问题，“你记这些有什么
用？”他在进行语言调查时经常被这么问。在部分人看来，记录方言土语好像没什么用。但邓玉荣不这么认
为。只是觉得“国家这么大，应该有人关注这个事”，他就默默把记录、研究语言这件事做了一辈子，把别人没做
过的事做了——摸清贺州语言的“家底”，创建中国首个实体语言博物馆。这绝非易事，要知道，贺州有汉语次
方言几十种。这些次方言分属《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划分的十大汉语方言中的粤语、客家话、官话、湘语、
闽语、土话等六大方言，此外还有一些系属待定的土话，有壮语、勉语、标话等3种少数民族语言，其复杂程度在
全国都排得上号，摸清“家底”需要进行地毯式的田野调查，而建语言博物馆没有先例可循，连那些经济和科研
实力雄厚的省区或高校都不敢轻易尝试。

为什么第一个做这些事的人是他？听他说起踏上语言
学研究之路的过往，感觉一切都水到渠成。

邓玉荣来自梧州市藤县，从小生活在北流江畔距县城
10多公里的一个乡村小集市上，高中毕业后当了4年民办教
师才离开家乡，到贺州学院求学，197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自此扎根于此。因贺州语言文化环境独特，贺州学院素有
语言研究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起，邓玉荣就跟随刘村汉
教授开展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邓玉荣深切感受到贺州语言的
复杂性，复杂到可能一个1000多人口的行政村，其下辖的几
个自然村所说的话各不相同，“隔条水沟都不一样”。
1997-1998年，广西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语言国情调查，趁此
机会，他决心把每个村所使用语言的种类、人数搞清楚，制
作贺州语言分布图。他逐村走访，耗费1年左右的时间才摸
清贺州语言的基本情况。

遇上对调查不理解、不配合的人是常有的事。有一次，
他拿着政府的介绍信找到镇政府，负责接待的副镇长对另

一个工作人员说：“他们搞这些，也不见给我们提工资，不要
理他。”面对冷遇，邓玉荣没有灰心，他发现乡镇计生办的人
对每个村的情况了如指掌，便去向各个村屯的计生干部打
听，终于收集到想要的材料。“这个分布图几十年后拿出来
一对比，语言的变迁、语言人口的变化就出来了。”邓玉荣
说，“它对国家了解各个地方的情况，特别是制定语言政策
有好处。”

语言的变迁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只是缓慢而不易察
觉，比如贺州有个村子，村民本来说本地话（粤语的一种），
后来受客家话影响，全部改说客家话，但他们在过年祭祖时
会用本地话和祖先“对话”。这种客家话越来越强势的情况
也出现在玉林市的博白县和陆川县，母语是粤语的人会讲
客家话，但讲客家话的人不会讲粤语。而在玉林的北流、容
县，梧州的藤县以及广东的部分地区，粤语越来越强势，客
家话正不断萎缩。这些语言现象别人见惯不怪，却会激起
他浓厚的研究兴趣。

2012年底，他带领团队开展“中国语言文化典
藏”项目藤县语言点的调查和采集工作，用图片、
文字、音标、视频等多种方式记录地方名物、民俗
活动、口彩禁忌、俗语谚语等与方言相关的文化现
象。为了采集到丧葬习俗的音像资料，邓玉荣向
他的文化调查合作人胡在荣先生寻求帮助，终于
通过胡先生的一位学生找到拍摄机会。葬礼从头
天晚上一直办到第二天中午，邓玉荣和团队成员
全程跟拍。因天气寒冷、工作劳累，调查结束后他
患上肺炎，住院半个月才痊愈。为了寻找烧炭的
场景，他们驱车进入勉强可通行的山道，车子差点
被困山中，幸运的是途中意外遇上村里举办传统
婚礼，他们拍摄到了苦苦寻觅、几乎失传的婚礼习
俗镜头。

经过多年研究，邓玉荣出版了《富川秀水九都
话研究》《中国语言文化典藏·藤县》等专著，发表
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各民族语言间的相互影响》等
多篇论文，他带领的贺州学院汉语方言研究团队
完成了3项国家社科项目、3项教育部社科项目，他
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广
西库建设和语保工程项目，所率团队完成了贺州、
梧州15个点的语言资源采集工作。

大量的调查数据，长期的语言研究，为贺州学
院语言博物馆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15
年，邓玉荣在贺州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筹建语言博
物馆。2016年 4月 15日，博物馆正式开馆。这个
展示贺州语言文化及其研究成果的窗口，成为广
西乃至中国语保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邓玉荣教授
（左一） 和杨璧菀
博士（右一）在藤
县采录木偶戏资料
时与3位老艺人合
影。


